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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宗教观
———以神道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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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治维新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神道进行了一系列的宗

教改革。 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研究。 他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样板进行

的。 康有为关于日本经验介绍的著作或文本，很少着笔介绍日本神道，甚至断言日本神道乃“东夷之旧俗，无足

观焉”。 为何康有为会对日本神道做出如此评价，其背后又折射出康有为怎样的宗教观？ 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

的问题。 基于这一问题，梳理和分析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等相关论著中关于日本神道的言论，
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理解既有与前人一脉相承之处，又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时代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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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将康有为，是一位主张认

真学习和汲取明治维新经验的倡导者。 在“百日

维新”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总结明治维新成功经

验的奏疏和书籍，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大造舆论。
然而，以往对康有为明治维新观的研究主要关注

其政治变革过程，而没有涉及明治维新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宗教改革，但是明治维新不仅仅进行了

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意识形态领域

打着“王政复古”的旗帜，围绕神道进行了一系列

的宗教改革。 神道不仅在幕末成为“尊王倒幕”
运动的思想基础，而且明治政权建立后在日本近

代国民形成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明治政府主导

的神道国教化运动，就试图把神道作为国民教化

和重树天皇形象的工具。
然而，笔者在阅读康有为总结日本变法经验

的两本主要著作《日本书目志》和《日本变政考》，
以及其他奏疏时，发现康有为几乎很少着笔介绍

日本神道，甚至断言日本神道为“东夷之旧俗，无
足观焉” ［１］２９８。 纵观先行研究，鲜有对康有为如何

看待日本神道的论述和分析。 是否由于客观条件

所限，康有为对日本神道本身，以及其在明治维新

中的作用一无所知？ 抑或是否康有为基于自身既

成的宗教认知对日本神道主动进行了忽略或扬

弃？ 从中又折射出康有为怎样的宗教观？ 这就是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 若要揭示上述问题，
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康有为之前人们对日本神道的

认识与理解。

一、明清士人对日本神道的认识

较早关于日本宗教情况的记载可以追溯到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倭国乱，
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
鬼道，能惑众。” ［２］８５６稍后成书的《后汉书·倭传》
《梁书·倭国传》亦延续了“鬼道”这一说法。 还

有一些史书将日本的宗教信仰记为“巫觋” ［３］１７０，
如《北史·倭传》《隋书·倭国传》《旧唐书·倭国

传》，《新唐书·日本传》。 虽然上述关于日本宗

教情况的记载略有不同，但均未提及“神道”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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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认为古代日本崇尚“鬼道”，并把神道中的

原始祭祀活动，视作“鬼道”“巫觋”。
至明朝，在应对频频肆虐中国东南沿海的倭

寇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明朝逐

渐产生了搜集客观准确的日本情报的需求，故从

此时开始出现了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也促

使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①。 其

中被誉为明朝日本研究最高峰的是郑舜功所编纂

的《日本一鉴》。 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对 １５６４
年以后日本的宗教情况做出了较为客观的描述，
比如介绍了日本的创世神话、神道中的部分祭祀

活动等，而这类信息在前人的记载中都是少有的，
有的甚至是首次介绍。 郑舜功虽然认为日本民众

自唐宋以后信仰“巫神”渐少，逐渐懂得敬佛重

僧、知 崇 文 教， 但 全 文 始 终 未 提 及 “ 神 道 ”
一词②２０ － ２５。

到了 １９ 世纪后期，随着更多的近代中国知识

分子游历日本，留下了更为详细的游记和著作。
其中对日本宗教情况，尤其是对神道有着较为客

观认识的有何如璋、傅云龙和黄遵宪。 何如璋在

《使东述略》中对日本历史民俗等做了较为详细

的考察，描述日本神道“其立教者，首重神祇，则
方士之遗规也” ［４］２７６，将神道与中国的方术画上了

等号。 傅云龙撰写的《游历日本图经》曾被康有

为列举为了解日本的参考书籍。 《游历日本图

经》并没有就神道作单独论述，仅寥寥数语：“道
教日本初谓之神教，故曰神代也。 徐福受祖龙命

求仙药于此，盖亦闻所闻而来欤。” ［５］３５６在傅云龙

看来，神道就是中国的道教。 在中国近代史上，研
究日本的成果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是黄遵宪的

《日本国志》。 在《日本国志》 中，专门设有“神

道”和“佛教”两个小节，第一次对日本的宗教情

况做了客观、准确且系统的考察。 通过对《日本

国志·礼俗志》③的考察，可以将黄遵宪对日本宗

教情况的描述归纳如下：第一，日本自古以来历朝

历代都崇尚神道，但至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佛教

日盛，甚至比中国都崇尚佛教；第二，明治维新以

后，提倡复古以前尊崇神道的政治，明治政府开始

实施神道国教化方针，即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祭政

一致的制度下实现国民统合和教化的方针。
总结上述对康有为以前中国士人们对日本神

道的考察，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１）所谓神

道，乃巫术、祭祀鬼神之类低级的原始宗教，既无教

义，也无经典。 （２）日本神道乃中国之道教，是中国

方士之术。 （３） 日本一切国政皆出自神道。 不难

发现，除了黄遵宪之外，其他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都

对日本神道采取了漠然的、认为不值一提的态度。
那么在前人这样的态度和观点的基础上，考察康有

为又是如何认识理解日本神道的，由此可以窥探康

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所具有的宗教观。

二、《日本书目志》体现的康有为

对日本神道的理解

　 　 《日本书目志》于 １８９６ 年开始编纂，１８９７ 年

５ 月完稿，并于 １８９８ 年春通过大同译书局出版发

行，是一部介绍日本各科书目的工具书，是康有为

关于日本研究的典型代表作之一。 《日本书目

志》中有许多康有为的按语，包含着他的宗教思

想。 所以，在考察康有为的宗教观及其对于日本

宗教的认识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 全书

共分为 １５ 卷，每卷为一门，每门下又分为若干小

类，依次录有书名、册数、作者、定价等信息。 每小

类之后，以“按语”的方式记录康有为撰写的对所

列书目的评论。 其中卷三为宗教门，宗教门下设

“宗教总记、佛教历史、佛书、神道书、杂教类”，共
计列出书目 １０８ 种。 宗教门下共计有两条康有为

撰写的按语。 按照按语的顺序，首先来分析康有

为在“佛书”项下撰写的评语：
日本自林胜信始倡儒学，自唐、宋以来千年，

一佛国也。 其所宗有华严、三论、法、 律宗、俱舍、
成实等。 最澄始传天台，空海始倡真言，千光始传

禅宗。 而亲鸾蓄妻食肉，本愿之徒遂至八万余，创
通新教，为天主之路德矣。 其它源空念佛号，日莲

唱法华，取便愚民，道并宏大，佛寺至四十六万四

千九百四十二所，过于印度矣［１］２９６。
由上述可见，康有为将日本的宗教发展脉络

概括为：自唐宋以来一千余年，日本乃信奉佛教，
佛教各宗派百花齐放，极为昌盛。 到江户初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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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林胜信④提倡儒学，日本由此进入儒学繁盛的

时代。 至此，康有为关于日本宗教情况的认识可

谓与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描述的日本宗教

发展脉络如出一辙。 关于康有为直接参考了黄遵

宪的《日本国志·礼俗志》这点，还可以略举一例

为证。 在上述引用中康有为列出了日本寺庙的总

数为“四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二所”。 而这一精

确的寺庙统计数就是来自《日本国志》中，黄遵宪

在描绘佛教兴盛的局面时明确记载了当时的日本

寺庙数量，如下：
佛寺之在西京者五百三十九区，统海内寺宇，

禅宗一万九千三百八，密宗一万一千一百，一遍教

六万七千一百，源空教十四万二千，融通派一千五

百，一向派本愿门徒四万五千，东本愿门徒八万八

千三百九十四，专修门徒七千五百二十，日莲教八

万三千二十，合共四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二寺，可
谓佛国矣。 （自注：此寺数据万延元年德川齐昭

所上《防海疏》，维新以来颇有减损。 ……元至元

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见

《续 文 献 通 考 》。 然 尚 不 及 日 本 十 分 之

一也。） ［６］２４０

上述例证再次说明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
礼俗志》是康有为了解日本宗教情况的一个重要

思想来源。 对于日本神道的看法，康有为是否延

续了上述黄遵宪认为日本神道与日本国政紧密相

关的这一认识呢？ 答案却是否定的。 在《日本书

目志》的宗教门“杂教类”之后，作为宗教门整体

性按语中，康有为这样评论道：
合无量数圆首方趾之民，必有聪明首出者作

师以教之。 崇山洪波，梯航未通，则九大洲各有开

天之圣以为教主。 太古之圣，则以勇为教主；中古

之圣，则以仁为教主；后古之圣，则以知为教主。
……日人所译佛、婆罗门、耶、回之书，及《宗教进

化论》、《宗教新论》、《未来世界论》、《天地熔造

化育论》，瑰伟连忭而俶诡可观也。 日本神学乃

儒佛未东渡之前为东夷之旧俗，无足观焉［１］２９８。
　 　 在上述最后一句话中，康有为断言日本神道

为“东夷”之“旧俗”，并认为“无足观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使用了“东夷”一

词来称呼日本，这在全篇中都较为罕见⑤。 “夷”
是位于华夷秩序中心的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族的泛

称，秦汉以后多指居住于中国东方的朝鲜半岛、日
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 神道是日本民族

特有的宗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

主要内容，到了 ５ 世纪至 ６ 世纪，在吸收了中国儒

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或思想的

基础上，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 然而，
从康有为的按语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只看到了神

道所包含的原始宗教的部分，将其理解为生活在

日本地区上古先民在未开化时期祭祀鬼神之类的

原始信仰，鄙其为“东夷旧俗”，不足一提。
其次，康有为轻视日本神道这一态度，也反映

了这一时期康有为对于“宗教”的理解。 现代意

义上的“宗教”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概念是随着西学东渐才

逐渐进入中国的。 长期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康有

为，虽然受到当时有限西方自然人文知识的影响，
但宗教观念还是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文化教养理

念。 这也反映出当时官方立场下知识分子面对宗

教的共有感情。 这种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感情略显

暧昧。 他们一方面重视儒家人道的理性教养，热
衷于从教育和教养方面来理解“宗教”，另一方面

也与现实相妥协，肯定神道设教的存在意义。 戊

戌变法前的康有为的宗教理解就是其中的一个典

型代表。 １８９５ 年，康有为曾上书朝廷，要求遍设

孔庙，以挽风俗之敝坏，救道德之沦亡，建议设立

“道学科”来达到教化“愚民”的目的。 他建言道：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

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以国子之官，或
备学政之选。 （中略）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

民，扶圣教而塞异端［７］４３。
通过上述文本不难发现，康有为此时所说的

“孔教”是指学问道德层面上的“孔教”，主张通过

在科举中设立“道学科”来达到教化“愚民” 的

目的。
最后，上述简短按语，亦表明了康有为所持之

进化论式的宗教观。 他认为宗教起源于领袖人物

教化民众的需要，各个时代的宗教有着不同的特

征：古代重神道，近世尊人道，从神道向人道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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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是人类进步的表现。 而以“仁”为教旨，奉“仁”
为宗旨的孔教才是符合时代需求的宗教。 正是由

于此时的康有为偏向于从教化和教学的角度来理

解“宗教”，所以当他从前人那里获取关于日本神

道的相关知识时，便根据自身对于“教”的理解，
通过即成的思维框架的过滤，认为主要祭祀鬼神

的、属于低级的原始信仰的日本神道不值一提，
“无足观焉”。

然而，康有为虽然对日本神道表示了轻视，有
矮化作为自然宗教的神道的倾向，但并没有否定

“神道”的存在。 “神道”一词在传统儒学语境中，
经常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出现。 “神道设教”语

出 《周易·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
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８］８７康有为强调，宗
教之所以要用鬼神来进行教化，是为了让百姓产

生敬畏而遵从之。 康有为在 １８９８ 年６ 月 １９ 日呈

递给光绪帝的《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

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

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俗称《国教折》）中说道：
夫神道设教，圣人所许，乡曲必庙，祷赛是资。

而牛神蛇鬼，日窃香火，山精木魅，谬设庙祠，于人

心无所激厉，于俗尚无所风导，徒令妖巫欺惑，神

怪惊人，虚糜牲醴之资，日竭香烛之费。 而欧美游

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等中国于爪

哇、印度、非洲之蛮俗而已。 于国为大耻，于民无

少益。 夫教民正俗，修礼重教，此岂细故哉［９］９６？
在康有为看来，儒家思想中也有借助鬼神之

道教化万民之说，以此来证明孔子之教不单单是

讨论现世政治、哲学、教育的学说，力证儒教乃宗

教，而举行祭祀便是孔教的“神道设教”之法。 虽

然天地万物的运转规律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范

围，导致人们容易误入祭拜“牛鬼蛇神”或“山精

木魅”的淫祀中。 但康有为认为，即便是天地万

物的运转规律超出一般人的认知，然而孔教在人

类的世俗世界中早已经为“陋民”准备好了祭祀

鬼神所需的一系列的祭祀仪式 。 “孔子之《易》，
皆切人事言， 后儒言天道而不言人事者， 非

也。” ［７］１５５可见，康有为认为易经中的“神道设教”
也是为了人事而设定的。 孔子通过“神道设教”，

设计祭仪的典范来使 “百众以畏，万民以服”。 但

康有为一方面说“神道设教，圣人所许”，承认鬼

神信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旗帜鲜明地反对淫

祀⑥，认为这种形态的神道“于人心无所激厉，于
俗尚无所风导”，神道应该有更好的表现方式，即
文明的、礼教形式的祭祀活动。

三、《日本变政考》中所体现的康有为

对日本神道的认识

　 　 由于康有为上述对待宗教和神道设教的态

度，故他对于日本神道的理解，亦分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他认为以巫祝形式进行祭祀的日本神道

的内容不足一观；另一方面，他却关注和肯定明治

维新过程中以礼教形式举行的日本神道形式。 他

对日本神道的理解，在稍后成书的《日本变政考》
中，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 戊戌年间，康有为在呈

递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中，一反之前对日

本神道轻视的态度，从政治角度对明治维新中的

神道祭祀仪式做出了积极的评价。
《日本变政考》第一卷开篇“明治元年正月元

日”的项下以明治天皇携百官祭天盟誓开始，记
述道：“明治元年正月元日，日皇御紫宸殿，率公

卿、诸侯、藩士、贡士、征士，祭天神地祇毕，申誓文

五条。” ［９］１０５对于明治天皇率领群臣祭天发誓的行

为，康有为进行了很高的评价。 日本维新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五条誓约》不是向臣下发布的

命令，而是采用向神的起誓的形式。 对此，康有为

认为，建国之初，向天起誓这一做法是既深得西法

之奥妙，又可将变法纲要宣告天下，以达到统合民

心的目的。 康有为认为这种做法也同样适用于中

国，并引经据典，远至古代先贤圣王，近考邻国日

本，都是通过向天起誓的方式作为实施变法的第

一步，故康有为也建议清朝皇帝应仿效，认为启动

维新变法最重要的程序或是仪式便是光绪皇帝亲

自广召群臣，向天下宣布变法维新，然后任用新

人，实行制度改革和礼俗革命。
为何康有为会对神道所具有的“祭祀”仪式

进行关注和肯定，这便要从祭祀的含义和意义开

始说起。 传统儒家思想中，祭礼一直被认为是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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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国家不可或缺的方略，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整

合功能。 而且由于祭祀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对于

培养民众的秩序意识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春

秋战国时期，面对“礼乐崩坏”的局面，孔子便主

张对“周礼”进行整理和回归，从而达到教化万

民，恢复原有社会秩序的目的。 康有为观察到，日
本通过以神道方式举行的祭天仪式，明治政府成

功地建构了王朝政治的合法性信仰，从而实现了

社会政治的整合和国民的统合。 这给康有为构思

如何通过构建孔教来对内统合民心对外应对基督

教入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而在《日本变政考》明治元年（１８６８ 年）正月

元日以后的记述中，对于日本神道的相关记录则

主要体现了康有为对神道国教化过程中与神祇相

关机构设置的变迁的关注：“明治五年（１８７２ 年）
三月十四日，废神祇省，置教部省。 祭典，式部，宣
教等寮属教部省。” ［９］１５２ “神祇者，如吾礼部掌祭

祀也。” ［９］１０６“神祇事务局。 督神祇祭祀祝部神户

事” ［９］１１５。 “神祇官：知官事一人。 以亲王、诸王、
公卿、诸侯充之。 余知官事仿此。” ［９］１１８

通过上述康有为对于神祇机构变迁的相关记

述可以看出，首先，康有为只看到表面上相关机构

的废立，并不了解其背后的曲折原委。 其次，康有

为是将明治政府对神道的一系列的整合，作为明

治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采取的宗教近代化的措

施来理解的［１０］。 所以，可以说戊戌年间康有为对

于日本神道的关心，与其说将之视为宗教，还不如

说将其视为能够促进国家和人心统合的国家仪

式。 故此，他忽略了日本神道所具有的信仰层面，
而对神道所具有的祭祀仪式层面进行了肯定。

结语

康有为关于日本神道的认识，可以大致分为

戊戌前和戊戌变法期间两个阶段。 在戊戌前，康
有为一方面在继承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认为日本

所固有的宗教文化———神道乃“儒佛未东渡之前

为东夷之旧俗”，是具有巫祝性质的，既无经典又

无教义的原始宗教，不值一提，有矮化作为自然宗

教的神道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康有为这一阶段侧

重于从教化、教学等方面理解“宗教”，使得他接

触到日本神道的相关信息时，将既成观念自动套

入了对日本神道的理解中，采取了轻视的态度。
然而，康有为并不反对“神道”，他在承认鬼神信

仰重要性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淫祀，认为神道

应该采取文明礼教的祭祀形式。 在戊戌变法时

期，随着康有为对日本研究的深入，他对明治维新

过程中以文明的、礼教形式举行的日本神道的祭

祀仪式进行了关注和肯定。 尤其在《日本变政

考》中，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关心，与其说将之

视为宗教，还不如说将其视为能够促进国家和人

心统合的国家仪式。 这一认识也对后来康有为将

孔教宗教化，甚至将其树立为国教的这一思想回

路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由“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探讨会

暨中华日本哲学会 ２０２０ 年年会所发表论文修改

而成）

注　 释：

①　 明朝以前，中国一直都没有独立地论述日本情况的专

著，一般都是以“东夷传”或是“日本传”的形式作为正

史编纂的一个环节出现。 而且这些被记载在正史中的

日本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以传闻为主，缺乏可靠性。 另

外，关于明朝的日本研究，可参考武安隆、熊达云编撰的

《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六興出版，１９８９ 年）。

②　 参阅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一），１９３９ 年影

印版。

③　 《日本国志》全书共分 ４０ 卷，根据日方文献资料编写，

其中包括描述史实的“本论”部分和以“外史氏曰”形式

记载黄遵宪自己见解的“评论”部分。

④　 林罗山，名信胜，江户初期的儒家，幕府儒官林家的始

祖，曾大力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

⑤　 仅在康有为早期提到日本时偶尔用到。 《康有为全集》

（第一集）中《论时务》 （１８８８ 年 １０ 月）中使用过一次。

“日本崎岖岛夷耳，而近年岁所出金钱……反用东夷西

戎之朔，此诚执政者之羞也”。 《康有为全集》中仅有这

两例用“东夷”称呼日本。

⑥　 《礼记·曲礼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凡是

不符合礼制规定的祭祀，皆被称为“淫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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